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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去世后，我抚养三个孩子，尽管艰难，但我还是走过

来了。现在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我也有了孙子，生活得很

幸福。2000年以后，我的生活压力突然增大，日本有人出了

一本书，说我是南京大屠杀的假证人，是培养出来的，我受

不了了。在南京大屠杀中，我家死了七口人，我就是见证人

，我有权利、有责任说出真相。”法庭上，75岁的夏淑琴老

人情绪激愤，呜咽的话语断断续续。2004年11月23日、25日，

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受南京市中级法院的指定，公开开庭审理

南京市民夏淑琴诉日本国民松村俊夫、东中野修、日本展转

株式会社名誉侵权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通过司法

程序，对涉及中日两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裁决，无论对历

史还是对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铁案不容置疑 随着

法槌敲击发出的清脆声响，审判长宣布开庭。日本侵略军血

洗南京城的暴行在法庭上重现。夏淑琴的一家就是在南京沦

陷的那天惨遭满门巨变。夏淑琴的代理律师向法庭出示的摄

影证据在大屏幕上显示出：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端

着带血刺刀、像野兽一般的日军对早已没有抵抗和失去战斗

力的中国守城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市民，用铅丝或麻绳一串串

捆绑起来，押往中山码头、下关草鞋峡、汉中门外等地，迫

使他们一排排面向长江边、秦淮河边、城墙边和郊外田野等

处站立或跪下，用早已准备好的机关枪从四面八方射击，对

中弹未死的人再用刺刀逐一刺死，然后在尸体上浇上煤油焚



烧或弃尸江中，当时下关码头、秦淮河一带血流成河，尸体

堆积如山。日军在进城后的六个星期，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

灭绝人性的屠城，手段十分凶残令人发指。 代理律师出具的

档案资料证明了夏淑琴老人就是这次屠城血案的幸存者和见

证人。1937年12月13日，一队日本兵闯进了位于南京新路口5

号的夏淑琴老人家中，毫无缘由地杀死了她家祖孙三代9口人

中的7人。日本兵在杀死夏淑琴的母亲和姐姐前，还对她们进

行了强奸，之后又对她们的遗体进行了令人发指的侮辱。当

时遇难的还有房东哈国良一家4口人。当时8岁的夏淑琴身中

三刀，因昏死过去而与4岁的妹妹幸免于难。日本兵走后，幸

存的夏家小姐妹依靠一点小米、锅巴和水缸里的冷水，艰难

地在死人堆里生活了14天，直到从国际安全区回来的老人堂

的老大娘发现。夏淑琴姐妹的悲惨经历，在进入国际安全区

进行难民申报后，被当时的南京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美国牧师约翰&#8226.马吉发现

，他立即前往新路口5号，并在现场做了摄影记录，马吉还向

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做了通报。根据历史档案的记载，夏淑

琴老人一家被残害的事实，还成为战后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

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中的指控。可以说，在记录日军南

京大屠杀的中外史料中，夏淑琴一家被害的事实随处可见，

南京大屠杀和夏淑琴已经被永远的载入历史，夏淑琴已经成

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在庭审中，

代理律师还向法庭提交了夏淑琴的舅舅、舅母、姨妈之间的

关系和他们的证词；提交了当年发生惨案的新路口5号房主哈

国良的亲属的情况以及夏淑琴的妹妹夏淑云的档案材料。庭

审中，夏淑琴舅舅的女儿聂玉华、夏淑琴姨妈的女儿曾秀英



、哈国良的侄子哈梦鹤，几位古稀之年的老人作为证人，向

法庭证实了当年在新路口5号发生的悲惨一幕，证实了坐在庭

上的原告夏淑琴就是当年新路口5号发生惨剧时幸存下来的那

个8岁的小女孩。夏淑琴身上留下的伤疤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

结论。 代理律师出具的证据还表明，夏淑琴在五六十年代就

作为受害者的代表参加当地街道组织的“忆苦”活动，多次

在群众集会上讲述自己的亲身遭遇，以后又在政府进行的南

京大屠杀调查记录中讲述过自己的悲惨经历。南京大屠杀纪

念馆成立后，夏淑琴身上的伤疤照片被公开展出，先后有100

多万人前来参观，其中包括45万人次的日本观众。1994年8月

，夏淑琴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到日本参加和平集会

，向日本人民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法庭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也出庭作证。他说，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成立于1985年，他与夏淑琴相识之前，夏

淑琴已多次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而且曾到日本国会作证

。夏淑琴的证词在国内外很多图书馆中都可以查到，绝不可

能是“特意培育成那样”的。 代理律师提交法庭的5组31份证

据、摄影资料、证人当庭所做的证言，不仅以严密的证据链

证明了夏淑琴的身份和经历，还再次以铁的事实还原了当年

历史的真相。 开庭时间等待了四年 这是一个完全由日本右翼

人士挑起的诉讼。1998年，日本人松村俊夫所著的《对南京

大屠杀的大疑问》和东中野修所著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

证》在日本展转株式会社出版，两书对已经钉在历史耻辱柱

上的日军南京大屠杀发出质疑，对夏淑琴和另一位日军南京

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进行诽谤和污蔑。1999年，李秀英在

日本东京起诉了松村俊夫和展转株式会社侵害其名誉权



。2000年9月，夏淑琴老人在南京从媒体上得知了这两本书和

书中对她的诽谤。老人平静的生活一下被打破，整日生活在

愤怒之中，她要让中国法律还其清白。2000年11月9日，夏淑

琴走进了南京法德律师事务所，委托律师为其主张正义。 这

两本书的作者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质疑也激怒了中国人民

。2000年11月28日，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成立了诉讼

援助团，支持夏淑琴老人依法维护自己的名誉权。中国著名

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担任团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

长高宗泽担任法律顾问、抗战史学家白介夫担任抗战史顾问

。在新闻发布会上，任继愈说，“维护史实、捍卫人权、警

示后人，促进世世代代中日友好，是我们组织诉讼援助团，

支持夏淑琴依法维护名誉权的根本出发点。这不仅是南京市

民和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心声，也是日本有识之士和珍惜日

中友好的日本人民的愿望和心声。我相信，我国法院一定会

以史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这一不同寻常的案件做出

庄严而公正的判决。”新闻发布会上，夏淑琴老人委托的谈

臻、顾永忠律师（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执教，由李大进律师接

替）向记者公布了他们向南京中级法院递交的夏淑琴老人对

日本国民松村俊夫、日本展转株式会社；对东中也修道、日

本展转株式会社的两个起诉书，诉讼要求为：判令两被告立

即停止侵害行为；判令两被告为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判令两被告在中日两国主要报纸上向原告赔礼道歉；判令两

被告各赔偿原告人民币80万元；判令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夏淑琴老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请最好的律师为我讨回

公道。”接受委托的两位律师确实是国内最好的律师之一。

谈臻和李大进均执业超过20年，业务精湛，代理过许多有重



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已是中国的名律师，他们还都是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对日民间索赔诉讼指导小组成员。这次，二人出

于民族义愤和历史责任，自愿为夏淑琴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

。诉讼援助团的阵容和声势，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夏淑

琴在中国法院的起诉，使司法机关无法回避如何用中国法律

对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进行裁判的现实。李大进律师说，

以往认定南京大屠杀史实的对日民间索赔，更多地是通过民

间在日本诉讼，或者是政府在外交场合表明态度或观点。这

个案件是第一次通过中国的司法程序，对一个中日历史事件

做出裁判。它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开始理性地通过法律的

途径对待历史问题。谈臻律师认为，这些年，中国律师代理

了几十件民间对日索赔的案件，都是在日本起诉，包括李秀

英名誉侵权案。夏淑琴在国内的起诉，虽然是普通的名誉侵

权案，但侵权的事实直涉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这样的重大历

史事件，而且侵权人又是日本国民，书是日本的出版机构所

出版，由于目前中日两国尚无司法协助的双边关系，如何让

审判机关认定对方的侵权行为和所造成的后果，并支持我们

的诉讼请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南京法德律师事务所的吴

明秀，是一位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律师，有很高的法学理论修

养和业务素质，民族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加入到对日民间索

赔诉讼中。为了推进对日民间索赔诉讼在中国国内的进行，

他做了很多的论证工作。在夏淑琴案件中，他和谈臻还有所

里的年轻律师查阅历史档案、研究国外类似的案例、翻译相

关资料、调查取证、研究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将

大量证据分为不同序列以证明不同的问题。为做好已经引起

国际社会关注的夏淑琴案件的代理工作，李大进律师多次往



返于北京??南京之间，与法德所的律师共同研究案情和探讨

案件涉及的法律。在案件的调查当中，很多人得知律师是在

为夏淑琴案件取证，都对日本右翼的所谓“质疑”表示了极

大的义愤，为律师尽可能的提供方便。 针对案件的管辖权，

谈臻和李大进两位律师十分肯定地回答：“中国法院对夏淑

琴案有无可争议的管辖权。”他们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的规定，中国公民对外国人和外国机

构提起诉讼时，由侵权行为地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

为实施地和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松村俊夫、东中野修和展

转株式会社对夏淑琴老人的污蔑，在中国已经造成严重的社

会影响，夏淑琴老人为维护自身的名誉权和人格权在中国法

院提起的诉讼不仅合情、合理，还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对于

夏淑琴老人提出的8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两位律师认为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暴行，夏淑琴

一家几乎灭绝，作为幸存者，在经历了这场大灾难后，她的

身心留下不可磨灭的沉重印记。半个多世纪以来，夏淑琴一

直生活在巨大的历史阴影中，没有得到过任何来自日本政府

的精神抚慰和经济赔偿。1998年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通过展

转株式会社公开出版发行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和《

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对夏淑琴造成了新的加害，使她

平静的老年生活受到沉重打击。夏淑琴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

存者，已载入众多的史料中，她是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

留下的活的证人，在国际社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不亚于现

代社会的名人，她要求的赔偿数额完全具有法律依据和事实

依据。 南京市中级法院接受了夏淑琴老人的诉状之后，出于

各种原因一直不能开庭审理。2002年5月，南京大屠杀的另一



位幸存者李秀英在日本法院胜诉的消息传来，夏淑琴老人在

焦急的等待中给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

信，诉说了自己年老体衰的境况，表示实在不愿意再东渡日

本去起诉，希望中国法院能够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尽快对案

件进行审理。2002年7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日民间索赔诉

讼指导小组利用星期六的时间召开了工作会议，谈臻、吴明

秀从南京赶来，李大进也参加了会议。谈臻介绍了南京在李

秀英获胜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情况，并说，夏淑琴自委托律

师于2000年11月18日向法院递交了诉状之后，就没有了消息

。老人得知李秀英在日本胜诉后，一方面很高兴，另一方面

也十分着急，希望我们能够催促法院尽快审理。大家又一次

分析了案情，决定按照法律规定敦促法院做出开庭决定

。2003年法院终于确定了夏淑琴案件的开庭时间，并通过外

交途径将起诉书送达被告。在送达的法律文书中，中国法院

通知日本被告庭前交换证据的时间为2004年9月15日，开庭时

间定于2004年11月23、25日。但遗憾的是，开庭时被告没有应

诉，法庭翻译也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中国法院给了日本被

告充足的为自己辩护的时间，但他们不与应诉的行为告诉世

人，出版两书的目的并不是其声称的“学术研究”。 庭审结

束前，原告代理人在发表自己的法庭意见时，在坚持原告诉

讼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要求被告在中国的《人民日报

》、《新华日报》、《南京日报》和日本的《读卖新闻》、

《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等中日两国的主要报刊上赔礼

道歉。开庭当日没有判决，法官将根据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

，经合议庭再议后，择日宣判。 对幸存者的援助迫在眉睫 夏

淑琴名誉侵权案的发生，反映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抬头。



从日本首相和部分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到教科书事件，目

的就是回避、淡化、歪曲甚至篡改那让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

历史。日本右翼分子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通过展转株式会社

公开出版发行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和《南京大屠杀

的彻底验证》两本书，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对马吉当年的

记载、《拉贝日记》和南京军事法庭审判的记载以及其他史

料中的一些文章、词句进行简单化的比较，找出某些不一致

处，凭着自己似是而非的分析、怀疑和主观臆测，既不向夏

淑琴这样的历史见证人调查核实，也没有到事件的发生地进

行专门调查，就污蔑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李秀英、夏淑

琴是“说谎者”。在日本胜诉的李秀英案的判决中，日本法

官在判决书中认定，“被告松村俊夫在对这些资料进行比较

时，没有对资料的性质做充分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仅将作为

资料的书籍中记载的文章、词句进行比较，指出其中的变化

及不一致之处，并将其作为本案中涉及的事实的根据加以论

述。而对乍看之下似乎存在变化、而不一致的资料间是否存

在实质上的变化和不一致，或在可以认定存在实质上的变化

和不一致时，究竟谁更可信等问题几乎未加研究。如此，被

告主张的不同资料间存在的变化、不一致不能直接认定本案

所指事实，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对其进行推理或推测。”一位

自称学者的历史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的实质居然都不加研究

，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实际上，像夏淑琴、李秀英这样有

众多史料记载，尤其是得到当时多名国际友人确认的南京大

屠杀的幸存者，对30万受害人来说毕竟是极少数，而松村俊

夫、东中野修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似乎是在质疑夏

淑琴、李秀英的真实身份，真正的目的是要否定南京大屠杀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否定日本侵略军犯下的这一惨绝人寰的

历史事实。松村俊夫、东中野修并不满足于只写两本书，

在2000年1月日本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举行的集会上，东中野修

作了题为“20世纪最大的谎言??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的演

讲，极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竭力否认南京大

屠杀的历史存在，而松村俊夫则在集会上呼应东中野修的谬

论。这些只是日本右翼活动的一部分，难道我们不应该警惕

吗?现在，历史问题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大症结

，中国律师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司法程序，认定历史事实，

让历史的结论成为法律的判决，使其永远不被毁灭。当然，

这要得到法官的支持。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以86岁的高龄

去世，活着的南京大屠杀的证人又减少了一位。在李秀英的

碑前，夏淑琴老人痛哭着说，“李大姐走了，我还要继续

为30万死难同胞向日本右翼讨回公道！”这是夏淑琴的誓言

，也是南京人民的誓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活着的历史证人

越来越少，我们要在他们活着是时候，更多地给予支持，维

护他们的权益。这应当成为更多国人的实际行动。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